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一个以彝族为主体的，汉、

藏、回、蒙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凉山彝族习惯法是

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

践中约定俗成，主要调整彝族民众内部社会关系，

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则的总和[1]。时至今

日，彝族习惯法在凉山民族法治建设中仍然具有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据此形成了独特而传统的民

间纠纷解决方式。

一、凉山彝族地区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习惯法
因素

作为纠纷解决的两种不同方式，尽管诉讼与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渊源依据、机构主体、运行程

序均大不相同，但其定纷止争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基于化解矛盾纠纷的共通以及对象范围的趋同，实

现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是极为必要且完全可能的。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纠纷多发且复杂、对抗性加强。与此同时，社会的

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导

致多元化的矛盾日益冲突，要求我们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对矛盾集中爆发、利

益纷争多样的新形势，单靠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已经

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亟待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参

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的进步和依法

治国理念的推进，以法庭为中心的诉讼纠纷解决模

式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具有终局性和强制力的纠纷

解决手段，但其程序繁琐、步骤迟缓、成本高昂，往

往让人望而却步。非诉讼纠纷解决手段因其灵活

直接、便捷高效、成本低廉的特点，至今仍然是凉山

彝族人民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选择。

凉山彝族历史悠久，其顽强的生存与发展意

识，创造出鲜明独特的彝族传统伦理道德，成为规

范彝族人民思想、调整个体行为、平衡社会关系、维

护内部团结的重要力量，深深融入彝族人民生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与向

心力。凉山彝族通过伦理道德实现调整和规范人

们行为关系的主要方式是在凉山民间的不成文习

惯法，并由德高望重、办事公道、学识渊博、能力出众

的“德古”来执行。凉山彝族习惯法在凉山民间世代

运行上千年，不但适应了凉山彝族的人文模式和经

济关系，而且深深融入到彝族人民的行为规范和精

神意识中，成为了凉山彝族的“标准法律规范”[2]。彝

族习惯法已经成为凉山彝族思想意识的有机整体，

形成了规范、调整、管束凉山彝族社会关系的基本

准则，并得到彝族人民的一致认可和严格遵行，具

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永远裁决的效力，在凉山彝族民

间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凉山彝族伦理道德与传统习惯法的相互结合，首

先使彝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具备了谴责的公开性：集体

主义价值观较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更为强烈，群体道

德意识居主导地位，“他律”重于“自律”。生活在彝族

社会的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乃

至个体思想行为及后果的判断标准、矛盾纠纷的解决

依据，所遵从的都是集体意识或家支的意见。同时，

凉山彝族人民崇尚的兴礼尚德、团结互助、勇敢正义

等传统伦理道德与习惯法的结合，既增加丰富了彝族

习惯法的积极因素，也使凉山彝族拥有了强大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对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进步起到了积极的能动作用。

而凉山彝族传统习惯法与伦理道德在内容与

形式上的紧密结合，使习惯法更加润物无声地深入

彝族社会，成为凉山彝族人民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

的一部分，形成更加广泛的约束作用。凉山彝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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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蕴含的原始民主平等意识、集体主义意识、民族

自治观念、团结友爱、勤劳友善等伦理道德观念，成为

彝族人民共同遵从的道德风尚，对凉山彝区民主法治

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成为彝族民间矛盾纠纷定纷止

争的依据，形成秩序井然的社会氛围。

二、凉山彝族习惯法在非诉讼纠纷解决中的
积极作用
（一）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凉山州多民族杂居的特点，决定了民间纠纷发生

的特殊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社会稳定与

和谐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若处理不当，极易引

发民族矛盾，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

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的矛盾纠

纷时，必须考虑、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并尊

重、运用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发挥彝族习惯法在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积极作用，创新少数民族地区矛

盾纠纷解决的新机制，不断探索实现民族地区的和谐

稳定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模式。

凉山彝族习惯法包含有很大的道德因素，具有

广泛的约束作用。如1995年，美姑县部分地方迷信

组织门徒会盛行，政府出面干涉但效果欠佳。为使

村民不受门徒会干扰，该县拖木乡家支头人阿侯木

也，依照彝族习惯法组织大型盟誓集会，杀牲盟誓

不入门徒会，使之速见成效，整个村无一人参加门

徒会，维护了社会的安定[3]。2003年10月昭觉县普

提村依照彝族习惯法喝血酒盟誓的虎日[4]禁毒活动

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为公、检、法等部门减轻了工作压力

凉山彝族自治州1956年进行民主改革，一步跨

千年，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至今

诉讼资源配置不足，机构未能基层全覆盖。如按照

四川省规定全州615个乡镇，至少应当建立人民法

庭123个，现只建立了86个；目前，彝区人民法庭机

构建设任务离饱和度尚差35%，人员差239人[5]。在

凉山彝族地区，作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人民调解

制度，目前真正起主要作用的只有也只能是彝族习

惯法，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彝族传统习惯

法解决纠纷的方式与基层的人民调解制度正好符

合，二者的有效结合自然是水到渠成。在国家法律

意识相对薄弱的彝区，家支的教化、习惯法的非诉

讼纠纷解决形式，无疑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处理

了大量民事纠纷，客观上也为公检法等部门减轻了

一定的工作压力。

德古调解纠纷所采用的彝族习惯法是凉山彝

族人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它不仅作为社会规范存

在，而且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与普通彝族人日

常生活更加密切[6]。通过它解决案件，人们能够大

致预测到最终的解决结果，实现自己的期许，而且

便捷、低廉，有利于节约成本。

凉山州法院两级法院自2007年起通过聘任民

间调解人员为“特邀人民陪审员”或者“特邀调解

员”的办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人员对接。截止

2013年12月，凉山两级法院共聘任了372名特邀人

民陪审员，共计化解纠纷9801件。其中彝区聘任了

288名“德古”为特邀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如

布拖法院特邀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案件占全院

民事案件受理数的比例高达90%以上，调解成功率

几乎达到100%，极少申请执行。2009年至2013年，

凉山州受理的纠纷共计358512件，其中通过诉讼解

决的纠纷122840件，占总数的34.26%；通过非诉讼

解决的纠纷235672件，占总数的65.74%，有效地减

轻了法院执行压力[5]。

（三）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创造条件

及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法律多元格

局现状，使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不可避免地产

生相互断裂的情况，这是我们目前无法回避的事

实，也是人文社科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如何处

理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协调、融合与

互动的关系？是否非此即彼，不能兼顾？其实，在

维护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需要

共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正确看待历史

上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客观存在和现实社会中习惯

法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塑造作用。在依法治国的

大背景下，推动国家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

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因

此，通过对凉山彝族地区处理民间矛盾纠纷时运

用、发挥彝族习惯法积极作用的探索，寻找少数民

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途径和新模式，是一个促

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进步的有益尝试，也是十分必

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在构建和谐社

会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建立和完善包括民

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等在内的多元化民间

纠纷调解机制，并将这种机制规范化、制度化、法律

化，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凉山彝族习惯法在非诉讼纠纷解决中的
消极作用
（一）挤占现代法的治理空间

凉山彝族虽然从奴隶社会一步千年地跨入社

会主义社会，但是其长期形成的一整套独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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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法依然广泛植根于彝族的社会生活。彝族民

众已经形成有事找“德古”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普遍

存在“厌诉”心理。彝族民间纠纷通过“德古”、依照

彝族习惯法化解的数量远大于法院诉讼受理的案

件数量，甚至于已经经过法院裁判的案件最终还需

要由“德古”再次调解、“二次审判”才能兑现。在当

今社会，以“德古”调解为主导的彝族习惯法排斥诉

讼和其他非诉讼解决手段，这在凉山彝区属于特

例。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今天，彝族习惯法与现代国家法制的要求存在着

较大差异，存在大量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符的消极因

素，现代法的治理空间被彝族习惯法所挤占。

（二）恶俗纠纷难以有效治理

凉山彝族1956年民主改革前长期处于奴隶制

社会发展阶段，加之缺少成文法律的规制管束，部

分风俗没有得到规范引导，逐渐演化成恶俗习惯，

与现行法律背道而弛，极大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如民事纠纷中债权可延续三代，无时效限制；婚姻

存在包办、买卖、转房、家支外婚、等级内婚、姑舅表

优先婚等现象，结婚索要几万、数十万的身价钱以

显现身份的高贵，葬礼又过度铺张浪费，常常造成

不少家庭倾家荡产；女子无继承权，老人生前分家

并随小儿子生活，由小儿子继承其余财产，违背男

女平等，法定均分原则。刑事纠纷中故意杀人有

“赔命价”，只要赔偿到被害人家属满意就不追究其

刑事责任；存在“赔奸价”，从保护受害人角度出发，

对强奸罪持宽容态度；不同阶层和等级的人采用不

同的标准计算故意伤害罪的赔偿金。除以上恶俗

外，近年来毒品犯罪、伪造矿难杀死智障人骗取赔

偿金、拐卖自己的婴儿的犯罪亦极为猖獗，引起媒

体的高度关注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

（三）挑衅政府管理职能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

凉山彝族家支观念根深蒂固，加上习惯法的管

束，使得凉山彝族在事关家支脸面，或家支利益受

到侵害时，哪怕是自己认为不太正义或不太情愿参

与的事情，也会义无返顾地参与其中去维护家支的

利益，导致家支复仇及家支干政等群体事件时有发

生。这些群体事件的诱因大多原本是比较单纯的，

但是由于家支势力、习惯法因素的不当介入，当矛

盾纠纷形成后，利用现代通讯、交通工具，迅速召集

家支成员，无论是针对个人的还是针对政府的，均

依靠人多势众，以聚众施压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

要途径和手段。使得原本简单的事情或合理的诉

求演变为群体事件，出现打、砸、抢或毁坏房屋、庄

稼，宰杀牲口的违法犯罪行为，甚至上升为流血冲

突，两败俱伤。涉及家支宗族因素的群体事件的频

繁发生，表现出对各级政府的漠视，对国家法律权

威的藐视，不仅扰乱了凉山的正常社会秩序，而且

干扰了人民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还可能公然挑衅

人民政府权威，因此必须及时刹住这股歪风。

近年来，凉山农村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强化了

村级组织的自主管理职能，虽然增强了广大农民的

民主意识和自主管理权利，但基层政府对村民的行

政和社会管理职能也随之有弱化趋势。加上许多

地区的村级民主管理还有待完善，使得部分彝族地

区的村级选举更多体现的是家支宗族的意志。如

在美姑县的调研结果显示，村长与头人双重身份者

约占70%。彝族家支宗族势力在部分村组兼纳了

政府、家支等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关系。加强基层民

主建设的同时，也必然壮大凉山彝族盘根错节的家

支宗族势力。使凉山彝族遇到矛盾纠纷时，首先想

到的是靠家支宗族用彝族习惯法来摆平，而非找政

府用国家法律或通过其他正常途径来解决。加上

部分基层政府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过度曲解，

导致目前凉山彝族家支之间论等级、大小，凭家支

势力干政、干法，依习惯法算历史旧帐、索要人命

金，这一系列涉及家支宗族因素的违法乱纪现象及

频发的群体事件与之不无关系[7]。

（四）非诉讼纠纷解决人员参差不齐

凉山彝区非诉讼调解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文化

水平普遍偏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多，因此只

能是矮子里面选高个。但优越性在于他们大都属

于双语人才，能熟练运用汉语及彝语与当地群众交

流。如昭觉县从全县900多名“德古”中遴选50多

人聘为人民陪审员，其中中共党员40多人，不少人

此前已经被选为村长、书记。而大量存在于民间的

“德古”则是良莠不分，据课题组在昭觉、美姑等县的

调研，部分“德古”调解纠纷过程中的大家支欺压小家

支、乱收调解费、刑案民调等现象比较突出。各级政

府均认为应该树立群众法治观念，通过特定的宣传教

育方式予以引导，充分发挥“德古”特邀人民陪审员作

用，努力将彝族习惯法引导并规范到现代成文法。同

时限制规范“德古”以及其他力量介入恶俗纷争的处

理，逐步使之接受现代法的约束和管制。

四、构建凉山彝族习惯法的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

从民事诉讼法关于确认调解协议的规定，结合

全国推行的“大调解”政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建立

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意见》，为

凉山彝族习惯法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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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定的制度保证。

一是要加强凉山彝族民间调解人“德古”的培

训、监督工作，通过规范的法制培训、指导和考评，

帮助“德古”实现角色转换。在凉山州中级人民法

院进行试点的昭觉、越西、美姑、金阳、布拖等县，人

民法院从辖区内择优挑选数十位“德古”进行集中

法律培训，发给证书，允许他们以诉讼代理人的身

份参与法院的诉讼；同时择优聘请部分德高望重的

“德古”作为特邀调解员或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案

件的诉讼调解工作。如美姑县法院从该县比较有

名的109名大“德古”中推荐选拔了27人为人民陪

审员，并启动“人民调解案件计件制报酬”的试点工

作，进行年终考评，既提高了“德古”的积极性，又加

强了对他们的管理。另据了解，为及时掌握社情民

意，迅速化解矛盾纠纷，昭觉县司法局规范、建立了

“德古”调解报告制度，由司法所从国家政策、法律

法规、调解依据、调解程序、文书格式等方面引导辖

区内的“德古”依法调解，并经法院审查后，制作统

一规范的调解书。同时对解决民间矛盾纠纷成绩

突出的优秀“德古”进行公开表彰和物质奖励，以调

动其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如2007年该县对古里

片区农村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10名优秀“德古”予

以表彰，并每人奖励300元。

二是成立常设的“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凉山

州非诉讼纠纷解决机构众多，设置有司法所、派出

所、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调解中心、信访局、交警

部门、劳动仲裁委、商事仲裁委、妇联、消协、工商联

等。截止目前，凉山州建立了276个派出所、213个

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4703个，几乎覆盖了所有

乡镇、城市街道社区。据统计，凉山州诉讼与非诉

讼解决纠纷人员共计31857人，其中非诉讼解决纠

纷人员达到 30622 人，占全州解决纠纷人员的

96.12%。如美姑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越西县

“退休干部矛盾纠纷业余调解小组”等。由于充分调

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且在调解中尽量做到兼顾国

家法和习惯法，力求及时化解纠纷，不激化矛盾，因

此，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美姑县

“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仅仅成立三个多月就已经成功

调解了40多件民间纠纷，并且没有一件反悔的。

三是组成突发事件的调解工作组。在凉山彝

族聚居县，通常遇到突发事件之后，都会由相关部

门抽调熟悉政策法规及习惯法的人员组成调解工

作组。一般涉及公安、法院、司法、工委、村委会等

部门，主要针对突发事件进行调解。调解工作组对

于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矛盾升级，预防涉群事件

的爆发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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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ttlement of Nonlitigation Disputes in Yi People’s Customary Law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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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 People’s customary law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ediating dispute in the settlement of

nonlitigation dispu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ve role of Yi People’s customary law in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It also analyzes the negative role of Yi People's customary law such as

it crams into the space of modern legal system and makes disputes of vulgarity hard to resolve. Then it puts forth

some suggestions on settlement of nonlitigation disput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Degu”training and setting up a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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